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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事
物
極
必
反
。
早
前
換
了
手
機
，
又
很
忙
，
沒

更
新W

hatsA
pp

，
結
果
換
來
清
靜
，
不
必
心
掛
掛
忙

於
回
覆
分
享
，
很
爽
。
可
惜
好
景
不
常
，
開
始
有
朋

友
問
，
為
甚
麼W

hatsA
pp

聊
天
不
見
了
你
，
是
不
是

出
了
事
？
我
說
只
是
很
忙
而
已
。
朋
友
關
心
固
然
難

得
，
於
是
又
下
載W

hatsA
pp

，
重
投
永
遠
連
線
的
世
界
。

這
就
是
現
代
人
的
煩
惱
：
一
是
過
分
溝
通
，
周
身
沒
空
，

一
是
拒
絕
連
線
，
六
親
不
認
，
在
兩
個
極
端
之
間
花
費
了

大
量
氣
力
。
現
在
要
採
菊
東
籬
下
，
悠
然
見
南
山
，
也
不

大
可
能
了
，
因
為
採
菊
看
山
之
際
，
不
受
控
制
的

B
lackB

erry
就
會
響
起
，W

hatsA
pp

也
會
叮
叮
叮
。

今
期
︽
財
富
︾
雜
誌
有
篇
文
章
，
說
的
也
是
物
極
必
反
，

叫G
lobalism

G
oes

B
ackw

ard

，
就
是
全
球
化
開
始
退
潮
。

作
者
以
過
去
兩
年
國
際
貿
易
一
反
常
態
地
收
縮
作
為
引

子
，
指
出
全
球
化
開
始
倒
退
。
他
的
主
旨
是
，
經
過
廿
年
的
全
球
化
發

展
，
現
在
興
起
的
是
﹁
內
部
實
力
﹂︵T

he
R
ise
of
the

Inside

︶。
﹁
內

部
實
力
﹂
意
思
很
廣
，
比
如
銀
行
，
廿
年
來
大
家
都
趕
時
興
，
人
人
爭

先
恐
後
要
成
為
全
球
化
國
際
銀
行
，
卻
沒
想
到
因
為
太
緊
密
綑
綁
在
一

起
，
不
能
控
制
風
險
，
國
際
化
之
路
變
了
血
路
，
匯
豐
也
大
跌
，
越
有

願
景
的
死
得
越
慘
。
反
觀
一
些
保
守
銀
行
，
扎
根
熟
悉
的
本
地
市
場
，

不
輕
言
國
際
化
，
在
過
去
幾
年
驚
濤
駭
浪
中
卻
成
為
贏
家
。

從
國
際
回
歸
本
土
，
從
外
退
至
內
，
的
確
有
這
現
象
。
現
在
時
興
買

本
地
產
品
，
做D

IY

食
物
和
家
居
用
品
，
夠
綠
色
又
減
排
。
買
飛
機
運

到
的
舶
來
貨
？
很out

了
，
社
會
意
識
落
伍
，
會
給
後
生
笑
的
。
當
所

有
東
西
都
全
球
化
，
所
有
消
費
品
都
大
同
小
異
，
人
生
還
有
甚
麼
寄
託

呢
？
於
是
我
們
朝
反
方
向
走
，
走
去
看
看
事
物
的
內
裡
。
例
如
，
目
前

大
部
分
普
通
人
都
不
知
道
但
很
想
知
道
的
，
是
像
面
書
、
谷
歌
和
亞
馬

遜
這
些
無
孔
不
入
的
企
業
，
它
們
的
內
裡
乾
坤
是
怎
樣
的
？
它
們
的
程

式
，
怎
樣
決
定
了
一
些
人
和
事
跑
出
、
成
為
社
會
現
象
？
它
們
怎
樣
決

定
去
干
擾
某
個
行
業
，
迫
使
行
業
大
洗
牌
以
至
崩
潰
重
生
？

如
果
真
已
進
入
後
全
球
化
，
那
麼
這
批
全
球
化
過
程
中
冒
起
稱
霸
的

企
業
，
是
否
會
成
為
廿
一
世
紀
的
惡
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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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王
大
慶

物極必反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整
理
雜
亂
的
書
齋
，
突
然
一
部
薄
薄
的
小
書
跳
進

眼
簾
，
不
禁
大
喜
。
書
曰
︽
夏
濟
安
先
生
紀
念
集
︾

︵
香
港
：
現
代
出
版
社
，
一
九
七
八
年
五
月
︶。
記

得
，
在
此
之
前
已
購
得
一
部
︽
永
久
的
懷
念
︾，
也

是
各
方
悼
夏
濟
安
之
作
，
比
這
書
厚
得
多
了
，
可
惜

後
為
人
借
閱
，
就
此
去
如
黃
鶴
。

當
時
年
少
，
初
識
夏
濟
安
這
個
名
字
，
是
看
了
劉
紹
銘

︽
吃
馬
鈴
薯
的
日
子
︾
中
的
回
憶
，
對
這
個
在
台
辦
︽
文

學
雜
誌
︾、
對
西
洋
文
學
極
有
研
究
的
台
大
教
授
，
竟
然

﹁
流
落
﹂
到
美
國
研
究
左
翼
文
學
，
劉
紹
銘
感
慨
萬
分
，

夏
濟
安
卻
自
得
其
樂
，
還
將
研
究
累
積
成
︽
黑
暗
的
閘
門
︾

︵T
he

G
ate

of
D
arkness:Studies

on
the

L
eftist

L
iterary

M
ovem

ent
in
C
hina

︶
一
書
。
其
後
，
看
了
台
北
志
文
出

版
社
的
︽
夏
濟
安
選
集
︾，
和
他
弟
弟
夏
志
清
的
回
憶
文

字
，
對
這
位
﹁
武
藝
高
強
﹂
的
文
壇
俠
客
，
便
喜
愛
上

了
。
可
惜
天
不
假
年
，
一
九
六
五
年
卻
以
腦
溢
血
突
然
棄

世
，
確
令
人
唏
噓
不
已
。

這
部
︽
夏
濟
安
先
生
紀
念
集
︾
的
作
者
，
除
了
夏
志
清

外
，
都
是
夏
濟
安
的
摯
友
和
學
生
，
對
夏
濟
安
的
為
人
和

學
問
，
都
有
所
記
述
。
王
敬
羲
如
此
描
述
他
在

台
大
教
職
員
單
身
宿
舍
的
情
景
：

﹁
房
間
不
算
小
，
可
是
因
為
東
西
和
書
籍
散

置
各
處
，
使
人
有
狹
窄
的
感
覺
。
你
走
進
他
的

房
間
，
便
會
感
到
他
是
一
個
對
生
活
不
很
講
究

的
人
。
你
在
看
到
他
的
衣
服
和
鞋
襪
的
地
方
，

就
能
看
到
他
的
書
籍
和
文
稿
。
他
睡
的
床
，
終
年
很
少
整

理
，
一
頂
蚊
帳
多
年
不
洗
，
蚊
帳
的
網
洞
積
滿
了
塵
垢
。

飲
食
方
面
，
他
從
不
挑
剔⋯

⋯

他
對
交
友
也
是
同
樣
不
講

究
。
他
和
甚
麼
人
都
可
以
攀
談
，
跟
甚
麼
人
也
可
以
做
朋

友⋯
⋯

而
他
對
於
閱
讀
，
似
也
不
甚
講
究
，
他
讀
偵
探
小

說
，
也
讀
武
俠
小
說⋯

⋯

﹂

這
種
種
的
﹁
不
講
究
﹂，
實
在
和
我
有
很
相
像
的
地
方
。
我
的
居

所
，
其
實
就
是
書
倉
，
衣
服
鞋
襪
亂
放
；
對
吃
，
甚
麼
都
可
以
落

肚
；
當
然
，
偵
探
小
說
、
武
俠
小
說
也
是
我
愛
讀
的
。
不
過
，
王
敬

羲
說
他
其
實
是
很
﹁
講
究
﹂
的
，
起
居
飲
食
的
﹁
不
講
究
﹂，
是

﹁
人
為
﹂
的
；
交
友
只
是
他
的
﹁
外
圓
內
方
﹂
；
閱
讀
只
是
﹁
興
趣

廣
泛
﹂，
﹁
對
文
學
作
品
的
要
求
非
常
嚴
苛
﹂，
寫
的
文
章
更
是
﹁
旁

徵
博
引
，
氣
勢
磅
礡
，
見
解
獨
到
，
條
理
分
明
﹂。
以
上
所
述
，
吾

等
又
怎
學
得
來
？

他
編
的
︽
文
學
雜
誌
︾，
同
樣
﹁
講
究
﹂。
賈
廷
詩
說
他
是
最
怕
惹

事
的
人
，
可
是
對
發
表
在
雜
誌
上
的
文
章
，
﹁
一
點
都
不
通
融
，
一

點
都
不
讓
步
。
由
於
他
這
樣
的
認
真
，
這
個
每
月
出
刊
一
次
的
雜
誌

竟
成
了
他
一
個
沉
重
的
擔
子
。
從
投
稿
到
改
稿
都
需
要
花
費
很
多
的

時
間
。
﹂
劉
紹
銘
說
，
學
生
要
投
稿
，
要
先
到
他
宿
舍
斟
酌
內
容
，

有
時
會
請
求
該
同
學
重
寫
某
一
段
某
一
節
。
後
來
得
成
大
器
的
如
叢

甦
、
葉
維
廉
、
金
㞫
杰
、
白
先
勇
、
王
文
興
、
陳
若
曦
等
，
都
曾
受

到
他
的
﹁
細
心
指
導
﹂。
當
今
的
大
學
教
授
，
誰
有
此
風
？

﹁

不
講
究
﹂，
其
實
只
是
夏
濟
安
的
外
部
形
象
；
﹁
講
究
﹂
才
是

他
的
內
在
。
可
惜
活
了
不
足
五
十
歲
，
很
多
文
章
大
計
都
沒
完
成
。

實
是
我
們
最
大
的
損
失
。

「不講究」的夏濟安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李
錦
記
出
品
調
味
醬
料
蠔
油
等

﹁
味
之
系
列
﹂，
工
業
化
推
廣
行
銷
世

界
之
餘
，
原
來
近
年
該
公
司
與
香
港

科
技
大
學
生
命
科
學
部
高
錦
明
教
授

在
中
藥
部
合
作
研
發
，
由
明
代
李
時

珍
在
﹁
本
草
綱
目
﹂
提
列
之
治
療
人
體
衰

老
各
項
機
能
衰
退
之
合
成
自
然
中
藥
﹁
生

脈
散
﹂
得
來
靈
感
，
得
出
該
抗
氧
化
散
益

氣
養
陰
、
潤
肺
、
延
年
益
壽
之
古
方
成

藥
，
最
大
主
力
者
，
為
一
種
中
國
南
北
皆

產
之
喬
木
五
味
子
而
來
。

高
錦
明
教
授
以
現
代
化
科
學
分
析
結
合

科
技
大
學
師
生
苦
研
多
年
，
以
五
味
子
輔

以
人
參
、
麥
冬
等
配
成
﹁
生
物
散
衍
化

方
﹂，
正
由
李
錦
記
龐
大
全
球
產
銷
網
配

合
投
資
向
世
界
推
廣
，
研
發
出
比
靈
芝
人
參
等
珍
貴

藥
物
更
廉
價
、
更
易
於
為
人
體
吸
收
之
卻
病
延
緩
衰

老
健
康
方
劑
。
李
錦
記
旗
下
之
健
康
產
品
集
團
無
限

極
公
司
劉
家
美
先
生
說
，
由
此
起
李
錦
記
不
只
是
專

出
調
味
品
，
而
開
始
向
健
康
系
列
貢
獻
一
點
力
量

了
。阿

杜
之
多
年
宣
傳
公
關
界
好
友
韋
然
和
李
錦
記
劉

家
美
及
高
錦
明
教
授
甚
友
好
，
韋
然
見
阿
杜
近
年
步

入
老
邁
又
腎
臟
曾
開
刀
，
體
質
變
弱
，
就
向
筆
者
大

力
推
薦
此
五
味
子
健
康
產
品
，
說
五
味
子
純
天
然
植

物
抗
氧
化
，
素
粗
生
易
植
，
如
試
用
有
效
，
值
得
推

廣
。
因
為
阿
杜
聆
聽
後
有
點
黯
然
神
傷
。
本
人
幼
成

孤
兒
，
自
小
練
武
踢
球
飄
泊
洋
海
，
素
來
有
什
麼
傷

病
痛
都
採
用
氣
功
呼
吸
自
療
法
就
可
自
動
痊
癒
，
亦

一
向
以
此
為
自
傲
，
想
不
到
如
今
成
了
﹁
窮
衰
賤
爛

慘
，
老
弱
傷
病
殘
﹂
之
十
字
派
掌
門
人
，
真
是
健
不

我
與
口
硬
不
來
。
生
命
歷
程
如
此
，
只
有
聽
聽
科
大

高
教
授
的
話
，
多
服
五
味
子
生
脈
散
，
由
天
然
療
法

投
向
科
技
吧
。

投向科技
阿　杜

杜亦
有道

參
加
聖
地
之
旅
，
意
外
地
兼
遊
了
塞
浦
路

斯
。塞

浦
路
斯
的
利
馬
素
爾
是
這
次
郵
輪
之
旅
的
停

靠
港
口
，
經
過
以
色
列
的
三
天
密
集
遊
覽
行

程
，
在
塞
浦
路
斯
的
六
小
時
，
短
遊
了
這
個
地

中
海
小
島
的
現
代
化
首
都
尼
科
西
亞
和
石
灰
岩
打
造

的
喱
士
村
落
，
正
好
是
一
服
絕
佳
的
紓
緩
劑
。

塞
浦
路
斯
的
首
都
尼
科
西
亞
，
有
一
條
分
割
線
，

叫
作
綠
線G

reen
L
ine

。
綠
線
無
關
環
保
，
卻
跟
政
治

相
關
。
在
一
九
七
四
年
，
島
上
的
土
耳
其
族
和
希
臘

族
發
生
衝
突
，
事
件
導
致
土
耳
其
軍
隊
入
侵
塞
浦
路

斯
，
並
佔
據
北
方
大
半
國
土
。
他
們
成
立
了
只
有
土

耳
其
承
認
的
北
塞
浦
路
斯
土
耳
其
共
和
國
，
從
此
一

個
小
島
就
分
成
兩
半
，
首
都
︵
也
是
最
大
城
市
︶
尼

科
西
亞
也
被
切
成
兩
半
，
在
柏
林
圍
牆
倒
下
後
，
成

為
世
界
最
後
一
個
被
分
割
的
首
都
。

關
卡
代
表
的
邊
境
，
在
地
圖
上
僅
僅
是
一
條
想
像

出
來
的
虛
線
。
站
在
尼
科
西
亞
的
老
城
區
，
用
雙
腳
一
走
，
就

跨
過
分
割
南
北
塞
浦
路
斯
的
綠
線
。
在
尼
科
西
亞
的
老
城
區
也

是
分
割
線
的
一
部
分
。
南
塞
和
北
塞
之
間
有
聯
合
國
和
兩
邊
的

軍
隊
駐
守
，
是
聯
合
國
的
緩
衝
區
。

越
過
邊
境
，
依
然
是
同
一
座
城
市
，
卻
是
截
然
不
同
的
兩
個

世
界
。
從
建
築
物
上
懸
掛
㠥
的
土
耳
其
國
旗
以
及
北
塞
旗
幟
，

確
認
自
己
身
在
首
都
的
哪
一
方
。
在
南
邊
的
塞
浦
路
斯
，
塞
浦

路
斯
的
國
旗
旁
肯
定
掛
㠥
另
一
面
希
臘
國
旗
。

離
開
尼
科
西
亞
半
小
時
車
程
，
是
一
個
寧
靜
清
幽
的
小
村
落

列
芙
卡
拉
，
與
充
滿
政
治
警
覺
的
首
都
形
成
強
烈
的
對
比
。
這

個
中
世
紀
小
村
落
，
全
村
人
口
只
有
一
千
一
百
人
，
傳
統
以
製

造
喱
士
為
業
，
產
品
有
桌
布
、
寢
品
、
衣
服
、
玩
偶
等
，
不
一

而
足
，
據
說
質
量
是
全
歐
洲
最
好
的
喱
士
產
品
。
傳
說
一
四
八

一
年
，
達
文
西
曾
經
造
訪
列
芙
卡
拉
，
買
了
一
塊
喱
士
帶
回
意

大
利
，
鋪
在
米
蘭
大
教
堂
的
祭
壇
上
。

綠線與喱士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港
股
市
場
有
句
老
話
：
﹁
聖

誕
鐘
，
買
匯
豐
﹂。
今
年
的
5

號
仔
匯
豐
控
股
相
對
而
言
是
落

後
股
。
幸
而
，
最
近
匯
豐
順
利

賣
出
手
中
所
持
部
分
﹁
平

保
﹂，
獲
利
不
菲
，
套
現
減
債
，
輕
鬆

應
付
罰
款
。
近
日
港
股
升
市
，
匯
豐

似
回
復
昔
日
股
市
升
市
火
車
頭
。
由

於
已
升
了
不
少
，
股
友
不
宜
高
追
，

理
應
候
回
落
才
跟
入
。

事
實
上
，
港
股
近
月
來
，
因
熱
錢

持
續
湧
入
，
港
匯
強
。
可
惜
樓
市
卻

因
政
府
辣
招
打
壓
成
功
，
不
復
年
初

勇
，
熱
錢
當
也
看
風
駛
航
，
未
敢
進

攻
樓
市
。
近
日
黃
金
也
浮
動
上
落
向

下
降
，
經
濟
前
景
不
明
朗
，
熱
錢
也

不
敢
流
向
金
市
。

無
他
者
，
聰
明
投
資
者
哪
甘
寂

寞
，
謀
定
而
後
動
，
終
也
投
入
股

市
。
內
地
A
股
雖
在
奄
奄
一
息
低
谷

中
，
但
也
終
極
一
彈
，
好
教
捧
場
客

不
失
望
。
可
就
是
A
股
走
勢
飄
忽
不

穩
定
，
內
地
股
民
蟹
貨
甚
多
，
每
回

升
到
某
程
度
又
有
鬆
綁
的
蟹
貨
，
升

勢
未
能
持
續
，
希
望
今
次
有
例
外
。

事
實
上
，
A
股
實
在
落
後
，
現
時
入

市
，
若
市
勢
好
的
話
，
應
有
上
升
空
間
，
有
利

可
圖
。

股
市
上
升
軌
㢌
雖
有
一
定
可
尋
的
預
知
，
從

走
勢
、
看
圖
的
技
術
分
析
，
或
因
內
幕
消
息
和

政
治
信
息
作
誘
因
。
不
過
，
內
地
股
市
最
特
別

的
是
﹁
消
息
﹂，
是
政
策
市
，
政
策
主
導
一
切
。

可
以
說
，
是
尚
未
真
正
成
熟
的
市
場
。
中
共
十

八
大
會
議
後
，
中
央
人
事
大
局
已
定
，
中
共
經

濟
會
議
主
題
成
為
人
們
目
光
焦
點
所
在
。
尤
其

是
貨
幣
政
策
寬
或
緊
、
政
策
傾
斜
於
何
方
、
哪

個
板
塊
得
益
等
等
。
誰
若
是
劉
伯
溫
再
世
，
預

知
內
容
，
誰
便
能
佔
先
機
。
當
然
，
若
內
幕
交

易
則
是
觸
犯
法
例
，
惟
洞
悉
先
機
者
未
來
先
行

一
步
的
話
，
從
中
獲
利
倒
也
是
正
途
。
聖
誕
歲

晚
，
有
人
趁
機
兵
行
險
㠥
，
富
向
險
中
求

快

錢
；
亦
有
人
，
尤
其
是
外
國
基
金
近
月
已

大

錢
大
可
提
前
收
爐
，
沽
貨
套
現
，
買
定
機
票
返

家
鄉
，
與
家
人
嘆
火
雞
過
聖
誕
了
。
亦
有
人
未


夠
錢
或
貪
心
想

多
些
錢
仍
在
市
場
搏
下

去
，
並
粉
飾
聖
誕
窗
櫥
把
市
再
推
高
，
恆
生
指

數
歲
晚
收
二
萬
三
千
點
並
非
難
事
。

歲末觀股市
思　旋

思旋
天地

﹁
五
味
人
生
﹂
今
輯
的
主
題
﹁
媽
媽

的
味
道
﹂，
我
回
想
起
媽
媽
的
迷
人
手

勢
，
她
是
西
餐
高
手
，
因
為
她
在
洋
人

家
裡
打
工
數
十
年
，
最
拿
手
做
聖
誕
火

雞
，
香
氣
直
撲
工
人
房
。
後
來
退
休
，

回
家
主
理
一
日
三
餐
絕
不
欺
場
，
她
是
煲
湯

高
手
，
人
仔
煲
八
成
是
湯
料
，
湯
汁
如
芡
，

極
濃
，
她
說
這
才
夠
味
道
。

另
外
，
媽
有
特
異
功
能
，
全
清
楚
子
女
的

飲
食
喜
好
，
我
的
炸
門
鱔
，
生
日
當
天
必
然

出
現
。
其
實
我
們
六
姐
妹
最
愛
吃
她
的
南
乳

煮
齋
，
大
家
要
搶
㠥
綁
最
特
別
的
金
針
結
，

後
來
我
們
成
家
了
，
媽
媽
新
年
煮
齋
更
多
，

分
好
六
份
讓
我
們
帶
回
家
，
這
便
是
難
忘
的

媽
媽
味
道
。

前
天
外
景
隊
帶
我
去
尋
找
一
位
印
尼
媽
媽

的
味
道
，
這
間
三
連
冠
米
芝
蓮
餐
廳
歷
史
悠

久
，
三
位
少
東
笑
稱
，
小
時
候
經
常
被
誤
會

是
大
富
之
家
，
以
為
全
港
所
有
印
尼
餐
廳
都

是
他
們
的
，
於
是
由
○
三
年
接
手
開
始
，
把

招
牌
加
上
開
業
的
年
份
，
而
且
有
信
心
，
他

日
人
家
提
起
這
四
個
數
字
，
便
聯
想
起
印
尼

食
肆
。

餐
廳
佈
局
時
尚
舒
適
，
門
口
放
㠥
一
輛
改
裝
的
老
爺

腳
踏
車
，
是
莊
家
祖
父
當
年
在
印
尼
養
活
一
家
的
流
動

麵
檔
，
非
常
有
趣
，
耳
邊
響
㠥
流
行
美
式
音
樂
。
三
位

少
爺
忙
碌
招
呼
顧
客
，
驟
眼
以
為
三
位
英
俊
男
模
在
餐

廳
內
行C

A
T
W
A
L
K

，
他
們
高
大
威
猛
態
度
誠
懇
，
大

哥
哥
似
林

，
大
孖
和
細
孖
白
淨
斯
文
如
黎
明
，
難
怪

這
裡
來
了
很
多O

L

︵
一
笑
︶。

莊
生
莊
太
是
印
尼
華
僑
，
一
九
六
七
年
從
北
京
學
成

到
港
，
遇
上
暴
動
，
物
價
驚
人
，
雞
蛋
一
元
半
一
隻
。

不
過
到
了
翌
年
，
環
境
一
變
，
百
業
待
興
，
租
金
便

宜
，
年
輕
夫
婦
想
到
香
港
沒
有
印
尼
餐
廳
，
那
就
搞
飲

食
，
選
點
就
在
當
年
印
尼
領
事
館
旁
邊
，
嘩
，
其
門
如

市
！○

三
年
沙
士
襲
港
，
百
業
蕭
條
，
媽
媽
想
到
結
業
，

三
位
公
子
極
力
反
對
，
因
為
舖
子
是
他
們
自
小
做
功

課
、
午
睡
和
學
習
批
薯
仔
、
弄
鳳
梨
酥
的
地
方
，
大
哥

修
設
計
，
大
孖
學
建
築
，
細
孖
讀
工
商
管
理
，
好
兄
弟

三
劍
合
璧
，
立
即
發
放
光
芒
。

媽
媽
給
兒
子
打
上
八
十
分
，
○
八
年
莊
太
已
正
式
退

休
，
不
用
天
天
工
作
十
多
小
時
，
兩
夫
婦
可
以
拍
拖
去

離
島
撐
㟜
腳
。
不
過
，
養
兒
一
百
歲
，
長
憂
九
十
九
，

當
天
她
還
在
家
裡
煮
了
雞
，
帶
到
店
裡
給
兒
子
吃
，
見

三
人
圍
㠥
媽
媽
吃
得
津
津
有
味
，
莊
太
滿
足
地
笑
了
，

我
更
明
白
使
勁
吃
就
是
孝
順
這
道
理
！

媽媽味道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談到禮讓，人們自然會想起聖人孔老夫子，這
位儒家學派創始人早在春秋時代就主張「為政以
德」，用道德和禮教來治理國家：「能以禮讓為國
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論
語．里仁》）。即：能用禮讓治理國家？治國有什
麼困難呢？如果不能以禮讓來治理國家，那要禮
又有什麼用呢？簡而言之就是用謙讓精神治理國
家。關於禮的重要性，《禮記．曲禮》闡述較
詳，現不妨轉錄一段如下：
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
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蒞官行
法，非禮威嚴不行。
用現在的白話解釋就是，道德仁義沒有合乎禮

的標準行為就不可能得以成就；教育人民端正，
沒有禮就不可能完備；論辯爭執沒有禮的介入，
就不可能解決；君臣、上下級、父子、兄弟之間
的名分禮遇，沒有禮便不能；外出遊學拜師，沒
有禮便不會親密融洽；排列朝廷上的等級和整治
軍隊，官員到位執法，沒有禮就不能樹立威嚴。
從孔老夫子的教誨我們不難懂得，屬於道德範

疇的禮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是用來治
理國家，安定社會，確認等級界限，協調等級關
係，規矩做人，判定親疏關係，解決誤會，區別
同和不同，辨明是非的一套社會準則。幾千年
來，孔老夫子的禮讓準則一直為人們津津樂道，
一直為人們所遵守。並由此演繹出一則則禮讓的
佳話。如「曾子避席」、「孔融讓梨」、「張良拜

師 」、「程門立雪 」等等，其中流傳最廣意義最
深的要數「六尺巷」。康熙年間，大學士兼禮部尚
書張英的家人為宅基地問題與鄰居吳家發生爭
執，家人飛書京城，想讓官位顯赫關係眾多的張
英打招呼「擺平」既無關係又無背景的吳家，可
萬萬沒想到張英回饋給老家人的是一首詩「一紙
書來只為牆，讓他三尺又何妨。長城萬里今猶
在，不見當年秦始皇。」家人見書，主動在爭執
線上退讓了三尺，下壘建牆，而鄰居吳氏也深受
感動，退地三尺，建宅置院，於是兩家的院牆之
間有一條寬六尺的巷子。安徽桐城六尺巷由此而
來。
乍看「六尺巷」，是張英借秦始皇修築長城的事

例，告誡家人要謙和禮讓，與鄰里和睦相處；但
從深處看，卻體現了一個父母官的為官之道。用
現代的術語講，就是官不與民爭利，官要為民服
務，而不是以官勢壓民，以官勢欺民。這與中央
歷來強調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一
脈相承的。
禮讓不僅是我們這個文明古國的優良傳統，而

且在國外也深得人心。1984年，美國加州祭孔，
當時里根總統發來賀電，加州州長把孔子的誕辰
日前後一周的時間定為加州教師節。同年，美國
出版的《世界名人大辭典》、英國出版的《人民年
鑒手冊》同時把孔子列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
2011年10月1日起，一則「孔子作揖行禮」的禮讓
宣傳廣告連續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的一塊大屏幕
上播放。遍佈全世界的孔子學院，更說明全世界

都尊敬這位主張用「禮讓」治理國家的大教育
家、大思想家。
古人曰：「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

敬之」，可見禮讓的作用和影響是無與倫比的。禮
讓是人與人交往的緩衝帶，可以減少許多不必要
的衝突；禮讓是人與人交往的潤滑劑，它可以減
輕摩擦，化解緊張的關係；禮讓是「紐帶」，是
「粘合劑」，它可以使人與人相互理解、信任、關
心、友愛、互助，營造良好融洽的氛圍，推動整
個社會和世界的穩定和諧。
可時間老人的腳步走到今天，禮讓在我們這個

文明古國一些人的腦海中漸漸淡忘了，取而代之
的是爭名奪利、爭先恐後、霸道蠻橫⋯⋯。最難
忘的是職稱晉級、福利分房、公派出國等涉及個
人切身利益的事，有時由於指標有限，不能楊柳
水大家灑，只能大家坐下來先民主協商後報領導
研究決定；於是互不相讓，擺功顯譜，攻擊他
人，大傷和氣。最典型的是不遵守交通規則，特
別是兩車在小道上「狹路相
逢」，你不讓我，我不讓你，
有時甚至惡語相向，拳腳相
加；具有諷刺意味的是，
「人讓自行車，自行車讓汽
車」倒成為人們默認的交通
規則了。最常見的是不自覺
排隊，不管是上公共汽車，
還是銀行取款，售票口購
票，抑或在其它公共場所等
候辦事，不排隊、插隊的現
象比比皆是；而公交車上老
人、孕婦站㠥，小年輕悠然
自得地坐㠥更是屢見不鮮。
至於官與民發生利害衝突，

不是禮讓於民，而是專橫跋扈，恨不能置民於死
地的例子更是數不勝數。如落馬的原鐵道部部長
劉志軍、原貴州省政協主席黃瑤、原江西贛州市
公路局局長李國蔚等等。
為什麼當今社會物慾橫流，錢權當頭，腐敗成

風，欺詐成性，道德無位？其中原因多多，但不
重視弘揚謙和禮讓美德則是其中重要因素。無須
諱言，在「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理念下，很多
人滿腦子都是「孔方兄」，都是在處心積慮營造自
己的安樂窩，早已將古人「人有禮則安，無禮則
危」的「遺訓」拋在腦後。還有誰願為對方㠥
想，體貼對方，尊重對方呢？　
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唯從治國理念上真正確立

道德立國的位置，而不僅是在嘴裡喊喊。只有使
國人真正認識到文明禮讓的重要性，大力培養國
民的文明素養，中華民族這個古老的禮義之邦才
能重新煥發出新的禮讓光彩，社會也才能真正和
諧。

禮讓

■ 薄薄的小書，記述了夏濟安的為人和

學問。 作者提供圖片

■禮讓行人。 網上圖片


